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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歷史上，能夠富過三代、顯赫一時的家族不少，但能

憑宗教、政治網絡與資本崛起壯大，且家族成員取得歷史上多個第

一，包括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香港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議員、第一

位不靠科舉而出任滿清高官、第一位同時擁有律師及醫生資格的華

人、第一位擁有英國律師資格的秀才、第一位獲大英皇室爵士頭銜

的華人、第一位出任中國外交部長的香港人、第一宗子女狀告母親

的爭產官司等，便只有何福堂家族而已。

何福堂家族的先輩，是英國倫敦傳教會在十九世紀初到華傳

教時率先皈依的一群，相信因此受到傳教士的信任與重用，宗教網

絡可說是其家族崛起的支點，讓他們在接着洋人東來、西學東漸的

浪潮中，獨得風氣之先。再加上不少家族成員才能出眾，在外國著

名學府取得專業資格，中英語流暢，成為中西方接觸初期時極缺的

人才，故不但在香港這個殖民地上獲吸納，踏上政壇，成為華人代

表，就是在中華大地亦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指點江山。

若說何福堂家族的第一二代是香港上層社會最矚目的新星，但

三代後他們卻彷如失去所有光芒，不再受社會注視或政府重用，嗣

後世代則幾乎一片空白，隱匿在人群之中。時至今日，恐怕知曉這

個家族故事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將之與何東家族混淆，誤以為何

序 福堂是何東胞弟、何鴻燊的祖父何福的別稱。其實兩個家族毫無親

屬關係，血脈與宗教信仰亦差異巨大——雖然兩家都曾在香港歷史

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書寫了自己的傳奇。

到底宗教、金錢與政治資本如何令何福堂家族拔地而起，家族

成員在香港與內地盡佔風光？第三代以後的成員若論學識才幹，其

實不遜其父輩，又是甚麼原因令他們韜光斂彩，不再走在前台與人

爭鋒？當然家族周期有其成敗起伏，就如星明星黯是必然之事，但

何福堂家族特別之處，是它的興衰緊扣着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時代變

局，故上升時鋒芒畢露，消失時卻突然而急促。此外，不少家族成

員或因際遇或因個人選擇，故經歷了與別不同的獨特人生，他們的

故事亦值得讀者細思。

本書採取多世代綜合分析方法，檢視不同形式的資本，以及政

治環境變遷如何左右家族的起落跌宕。誠然，要將何福堂家族數代

人的發展說清楚殊非易事，特別是這個家族在港英政府管治、洋務

運動、孫中山革命、民國政府、南北分裂等重大歷史上，均參演了

不少角色，故相關的文獻可謂浩瀚如海，我們必須蒐集充足及詳實

的資料，研究家族前進過程與遭遇，同時又要作出篩選，在互相矛

盾或殘缺疏漏的資料中，找出較可能的推論。此外，亦要簡而精要

地將香港、中華大地，以及世界歷史的脈絡與家族發展一起舖陳，

再加上信仰、政治、營商與投資等角度分析，希望能不偏不倚地還

原這個家族的故事。

儘管挑戰極大，期間遇上問題頗多，但最終能順利完成，實乃

獲得各界友好及機構鼎力協助所致，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最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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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謝我們家族企業研究團隊黃紹倫教授、孫文彬博

士、周文港博士、許楨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閻靖靖博士，儘管過去

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們鮮能如過去般聚首談天論學，但

幸好在科技幫助下，大家仍能坦誠分享、交流見解、互相鼓勵，實

乃研究道路上的重要助力，令人感動。

同樣地，亦要向前研究助理梁凱淇小姐，現任研究助理李明珠

小姐和行政主任俞亦彤小姐表示謝忱，她們為了蒐集資料，要不斷

在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來回奔走，經常對着那些老舊的報紙

或微縮片，逐點逐滴地篩選出有用的資料。正因她們耐心的工作和

努力，本書的內容才能如此充實。

當然，亦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

歷史檔案館等提供資料，給予支援和協助，使本研究可克服種種困

難，達至今天的成果。至於香港真光中學及鄺文慧副校長、中華基

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及馬志民牧師、梁延敬先生等，慷慨提供多幅

何福堂家族的珍貴圖片，更令本書生色不少，亦特此鳴謝。

最後，要向太太李潔萍表示衷心感謝，她是第一位閱讀文稿之

人，並多次協助校對及給予不少建言，當然，她大小家事一手抓，

讓我不用操心，並在我身心疲累時為我打氣，更令這項研究得以順

利展開、維持和最終完成。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大力幫助，但仍因沒法完全掌握政

局的急速轉變、歷史的曲折漫長、企業的興衰傳承和人生的順逆起

落而出現一些糠粃錯漏，對於某些疑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雖

努力求證，但仍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雖是不願看見的，卻很難避

免，但望讀者有以教我，指正批評，讓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實、更豐

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研究所或電郵 vzheng@cuhk.edu.hk聯絡。

鄭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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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不同文明或國家的接觸交往，既帶來機會，亦產生挑戰，中華

大地與歐洲之間的往來互動亦是如此。遠的不說，十九世紀當大英帝

國全面掌控包括印度、緬甸、斯里蘭卡在內在的南亞等地後，又進

一步把勢力伸展至東南亞，以及被歐洲人視為遠東的東方大國——

中國，並因當時的滿清皇朝覺得自身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

上對商業貿易一向不太重視，所以寧可閉關鎖國，不願與之接觸，

加強交往，惟這種反應卻引來熱切渴望拓殖通商者的不滿，產生了

激烈衝突，最後導致對方不惜採取武力、兵戎相見。至於這個文明

碰撞的過程，既令無數家族顛沛流離，走向消亡，亦令不少家族可

以乘勢而起，書寫傳奇，本書深入探討的家族，正是後者的佼佼者。

對文明碰撞問題闡述得清楚透徹，在國際社會備受關注的，首

推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的系統分析指

出，在急速變遷的社會中，不同國家或文明（文化）之間，由於宗

教、制度、價值等差異，很難不因各為利益而發生衝突（Huntington,  

2011）。當前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衝突頻頻，甚至衍生極端恐怖

襲擊等，便屬常常被引用的例子。若放在十九世紀的國際形勢下，

滿清與英國或者是歐美列強之間，在不同層面的差異，最終激化為

連串衝突，其中英國商人在華進行鴉片走私活動時趨猖獗，受到滿

清打擊後則不惜發起戰爭，然後在大敗清兵後迫令對方簽訂不平等

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則迫使滿清不得不打開國門——

哪怕那時內心極不情願，彼此間充滿懷疑猜忌，互信了解十分薄

弱。正因雙方文明存在着巨大隔閡和差異，互信和了解極度不足，

如何促進溝通，提升互信，無疑乃有意進一步發展雙邊及多邊關係

的關鍵所在，那些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扮演重要角色者，自然能

夠突圍而出，甚至可成為造王者。

文 明 的 邊 界 與 跨 越

文明或者具體地說文化雖屬肉眼看不到且十分抽象的東西，但

卻十分具體地形塑或決定了社會運作邏輯、制度設計及社會關係，

同時亦左右了人民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與道德倫理等等。退一步

看，文化的孕育與形塑，與自然氣候、山川地理及宗教信仰緊密相

連，亦互相配合。例如位處熱帶氣候與寒帶氣候者，必然有截然不

同的生活模式、行為準則，亦會孕育不同宗教信仰。按此類推，位

處遼闊平原者，必然與處於高山峻嶺或丘陵海島者，有截然不同的

生活信仰模式；位處四季如春、土壤肥沃地方者，又必然與位處荒

涼沙漠、氣候極端者，呈現不同運作邏輯，產生不同信仰與文化。

具體地說，因為地球東西南北經緯及海陸山川河流走向等不

同，造成了宏觀自然生活環境的差異，因此使人類在這個地球村上

有了為着應對各自地理氣候環境，締造各自生活空間的不同生活習

慣、社會制度、行為模式、價值信仰、工作倫理等等。若只集中於

被視為世界五大文明古國的文明邊界與特點看，則不難發現，由

於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氣候不同，因此發展出不同文化與社會制

度。舉例說，位處巴爾幹半島，面向愛琴海，具地中海氣候的古希

臘，所孕育的文明，便呈現了城邦林立、各有競爭的特點。位處北

非乾旱大陸，面向地中海，受尼羅河哺育的古埃及，又呈現了社會

制度、建築、曆法及文字等不同風格。其他如位處西亞美索不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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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兩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倫，位於南亞次

大陸恆河流域降雨充裕的印度，以及位於東亞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中

國，均因彼此截然不同的地理與氣候，孕育了各有特色的制度、文

化和思想藝術。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人類社會沒有踏上現代道路之前，不

同文明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實不過是各自各精彩而已，基本上是

老死不相往來，既甚少出現跨文化的接觸交往，所衍生的問題亦甚

有局限，衝擊自然不會太大。事實上，受山川海洋沙漠等天然環境

阻隔，交通工具則十分落後影響，不同文化的一些接觸交往，往往

只是零星分散、點到即止，接觸度亦十分有限，就以中華文明與其

他文明的接觸交往為例，早在漢朝時便有張騫通西域，唐朝時有玄

奘、法顯到印度取經，元朝時更有馬可孛羅（Macro Polo）自歐東

來，這些跨文化接觸，雖曾吸引社會注視，產生影響，但論衝擊的

層面或規模，則並不十分巨大。

然而，自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間接觸交往的

深度、廣度、頻度、程度等，則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山川

海洋不再成為阻隔，文明文化的邊界可以輕易跨越。簡單地說，由

於歐洲率先孕育了改變人類千百年生活的科學技術，尤其掀起了全

球航行、啟動了工業革命，以及由此引來的連串其他劃時代如政治

制度、經濟思想及社會價值觀念等變遷（參考另一節討論），令其儘

管幅員人口不多，卻迅速崛起成為世界霸權，主導世界秩序（郭少

棠，1993），不但掀起了全球化的浪潮，亦展開了開疆拓殖的競爭，

令那些仍停留在傳統社會階段的國家與民族，在入侵者面前顯得如

摧枯拉朽般不堪一擊，因此只能淪為歐洲強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王曾才，1989）。

在那個前所未見的重大歷史巨變時期，無數仍停留在傳統社會

的國家或民族被征服，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自然地理為疆域

的阻隔被克服，但以文明、文化差異為樊籬的阻隔則並沒因此被消

弭泯滅，所以仍有不少因為語言、信仰、制度及生活習慣等差異的

障礙難以克服，需要從跨文化接觸交往中逐步消除隔閡，增加彼此

了解，建立互信與共融。另一方面，某些能夠抗拒侵略的國家或民

族，在與歐西文明的接觸碰撞中，逐步明白到自身與對方的強弱優

劣，因而作出調適與吸收，最終因為能夠從取長補短中提升本身的

發展動力和文化的內涵，既能擺脫落後捱打的局面，亦能如歐西國

家般走向現代化。

與同屬世界文明古國又人口眾多的印度相比，中華文明在與歐

西現代強國接觸交往中，雖沒像印度般淪為殖民地，但亦經歷了一

個十分崎嶇曲折、極為艱險的歷程。簡單來說，當歐西文明已經發

展成現代化強國，並且隨着其殖民擴張支配了全球秩序時，以歐洲

為中心，且被稱為「遠東」的中國，初期不但不受侵擾，更能從國際

貿易中獲得「出超」的成果，惟那個局面卻因英國商人輸入鴉片而逆

轉，最後是滿清皇朝因不能再容忍鴉片毒害人民，採取強硬手段禁

止鴉片走私入口，傷及英國利益，於是觸發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然後有了戰場中敗北的不平等條約，出現一個被

一代名臣李鴻章形容為「千年未見大變局」。

雖然地理阻隔被跨越，中華大地不少地方淪為歐西殖民地或

半殖民地，但文化差異所形成的阻隔則仍然明顯。一個前所未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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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現象是，大量洋人、洋貨夾雜着洋教、洋風等等湧到，所到之

處更可謂望風披靡，而那些能夠溝通華洋，減少文化及語言等阻隔

者，一時間成為炙手可熱的「搶手」人物，令社會出現了一個能中能

洋、亦東亦西的特殊群體，蔚為奇觀。

宗 教 的 傳 播 與 挑 戰

宗教中的神（崇拜對象）——社會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慣例，

並具有引導人們相信存在着某種神聖超自然王國的思想——在法

國社會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眼中，只不過是經過改裝和

用符號來表達的社會。換言之，涂爾幹認為，人們崇拜的神，只不

過是他們自己的社會。他進而指出，一切宗教都對神聖和世俗加以

區分，藉此提升對神的崇拜與敬仰，因此能夠達至維持整體社會穩

定、團結與持續發展的目的。

人類在地球村上的足跡儘管為期不短，但自有文明以來則並

不太長，不同種類的宗教信仰，例如超自然主義、萬物有靈論、有

神論（多神或單神）等等，在社會不斷前進的道路上一直相伴相隨

（Robertson,  1987）。太遠古的歷史因不是本文討論焦點且不說，若只

集中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歐美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在信仰上的差異，

則不難發現歐美西方社會所信仰單神論的基督宗教，與奉儒家思想

為圭臬的中國實在截然不同——雖然包括一代社會學巨匠韋伯（Max 

Weber）在內的不少西方人，均誤稱儒家思想為宗教。

一個不可不知的現象是，相對於自然主義、萬物有靈論或多

神論者，單神論者擁有一套更令人信服的宗教理論，對諸如人的來

歷，受苦和死亡這樣的塵世間存在的重大問題，作出使人感情上得

到滿足的解釋。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信仰具有一種只有自己信仰的

神，才是世界上唯一真神的特點。由此衍生出來的，是認定其他信

仰均屬異端，所崇拜的只是偶像，並會採取積極傳教、爭取信徒，

勸人皈依，脫離信仰那些被視為異端、偶像的信仰。更具歷史發展

關鍵的問題是，率先走向現代化的歐西國家，基本上均屬信奉單神

論，當他們憑着其船堅炮利向全球拓殖擴張時，其宗教信仰自然亦

在傳教士們四出傳道的努力下在全球每個角落傳播開去。

一個眾所周知的現實是，與歐西殖民地擴張者並肩前進的傳教

士，總會持着一種向被統治人民傳授基督教文明是「白人的責任」

觀念，並會在殖民地定居下來展開連串興建教堂、傳播福音的工作

（Latourette,  1937-1947）。這些傳教士無疑是誠心誠意的。然而，他們

努力的效果，卻常常因為文化和信仰差異產生了破壞傳統，動搖原

來部落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如配偶制度）等問題，至於引進了西

方重視勞動以種累財富、推遲享樂及強調個人自由等價值標準，雖

有幫助這些民族擺脫傳統制度桎梏、改善生活水平的一面，但亦有

明顯讓他們變成為殖民地主幹活，受到更嚴重剝削的另一面（蘇精，

2005）。

儘管歐西國家不少人誤把儒家思想視作宗教，但他們對儒家

思想具包容性、不排斥其他信仰的特點十分了解，加上中國人口眾

多、幅員遼闊等問題，屬於龐大的「信仰市場」，所以一直渴望把他

們的宗教傳到中國。事實上，早在唐初之時，景教（即東方教會，屬

於基督宗教的一個分派）已傳入，但因其與儒家信奉祖先崇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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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逆，所以信仰者一直很少。就算經歷宋元兩朝，亦未見流行。到

了明代，有天主教傳教士雖改穿華服，並以華語傳教，甚至不惜藉

結識士大夫及朝廷官員，以及介紹天文科學等知識傳教，但仍是效

果不彰，尤其沒法如其預期般能夠大面積地傳播開去。

在儒學大師梁潄溟（1963）眼中，中國人重視團體生活多於個人

生活，文化早熟，以道德代替宗教，所以沒有熱切追求宗教信仰與

皈依的心態。事實上，儒家思想有別於宗教，思想中既沒單神論的

內涵，亦對鬼神不置可否，重視血脈與強調祖先崇拜，渴望後代能

將自己永遠記住，並會時常祭祀他們，這種信仰的特點是令他們能

對不幸和死亡處之泰然，所以不需尋求其他信仰的慰藉，單神論宗

教尤其難在中華大地流行或普及起來。

當歐西國家已經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主導了全球秩序，山川河

流的地理阻隔又已被完全克服，像中國這樣被視為屬於人口眾多的

「未開化民族」，人民全屬「異教徒」，自然成為「必爭之地」（蘇精，

2005）。用今天市場學的術語說，中國的信仰「市場」無疑極為龐大，

人民基本上尚未有堅定的信仰，可以說是具有極為巨大的潛能，有

待全面發掘開拓。

雖然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天主教會已立足澳門，向中華大地傳播

宗教，但一直規模有限、信眾不多。到了十九世紀，早已取代其他

歐洲霸權成為世界霸主的英國，自然渴望把他們的福音傳到中國，

其中以「在異教徒與其他未開化民族中傳布基督教」為目的的倫敦傳

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便把他們的傳教目光投到了中國

那個人口全球最多的國家（蘇精，2005：5）。可是，當他們在中華

大地傳教時，卻遭遇了滿清政府諸多嚴格限制，令他們舉步維艱，

無從發揮。

相對於國力衰弱的葡萄牙，國力如日方中的世界霸主大英帝

國，無疑無法接受傳教貿易等行為受到嚴格限制，尤其在乾隆和嘉

慶兩朝不同層面接觸後，了解到滿清皇朝國防力量的虛有其表，所

以對於滿清當時種種遏抑他們在華活動的法規，自然表現得憤怒不

滿、不能接受，在明在暗間向該國政府建議或要求採取強硬手段打

開中國國門，讓其可以落實他們的目標，實在不難想像。

然而，就算是打開中國國門，甚至侵佔了中國領土，開闢了殖

民地或半殖民地（租界），並可如入無人之境般自由傳教後，由於文

化差異仍在，傳統習俗未改，傳教工作依然並沒如某些傳教士的想

像般容易，哪怕無論教會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府投入了龐大資

源，亦做了大量修橋築路、興辦教育及救苦扶弱工作，歐西國家更

有無數先進科技和「摩登」事物，卻因為「文化早熟」、「理性早啟」

之故（梁瀬溟，1963），加上那種秉承祖先崇拜與念記祖先祭祀的傳

統，歐西國家想將中華大地的百姓改為他們的信徒，始終還是困難

重重，挑戰不少。

由 傳 統 到 現 代 的 社 會 變 遷

人類社會由傳說時期走向有文字記錄時期，然後又進入傳統舊

社會，之後在科技發明與思想啟蒙等過程中走向現代社會，並在十九

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全球化，生活空間由只限於一隅逐步擴大，因


